
李香君情寄桃花詩扇 陳劍梅

第一次走進秦
兆陽先生家中，是
在王府井附近的一
個小胡同。他是湖
北黃岡人，一直講
着湖北方言。

沒想到秦兆陽
也有繪畫的愛好。延安時代，秦兆陽走進
魯迅藝術學院學習美術，繪畫一直是他心
中所愛。記得我走進他的書房兼卧室，看
到他自己精心繪出的油畫與速寫，這些
都是他偏愛的裝飾品。有的擱放書架上，
有的掛在牆上，與書架上他的著作交相
輝映。

秦兆陽先生走進北京，一九五○年發
表童話《小燕子萬里飛行記》，獲一九五
二年兒童文學一等獎。

一九五六年，秦兆陽以筆名 「何直」
發表論文《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
對五十年代越來越嚴重的教條主義傾向提
出質疑和反思，可謂在文藝界產生重大影
響。秦兆陽認為，在堅持追求生活真實和
藝術真實這一現實主義總原則的前提下，
沒有必要再對各種 「現實主義」做時代的
劃分。就是因為這篇文章，秦兆陽受到批
判，說發表這篇文章的目的，在於暴露社
會主義的陰暗面。後來，他又幫助修改、
發表蕭也牧的小說《我們夫婦之間》。於
是，兩大罪狀，成為秦兆陽被打為 「右派
分子」的原因。

秦兆陽被打成 「右派」，下放到廣西
柳州工廠勞動，從此在 「文壇」消失。一
九七九年秦兆陽獲得平反，重新回到人民
文學出版社。

秦兆陽瘦削的臉龐露出倦意，講話聲
調低緩，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吐出。近年
來，他身患多種疾病，常感精力欠佳，眼
力不太好，特別容易疲勞。然而，他自言
又有一些創作的重要條件：參加社會活動
較少，能集中精力寫一些東西。一九八三
年十月至今，他開始完成四十五萬字的長
篇小說《大地》，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秦兆陽的新長篇《大地》，描寫從義和
團失敗到 「七七事變」，中國華北農民如
何尋找出路的歷程。問起他自己對這部小
說的感覺，他笑笑，說： 「我不知道。
」話，實實在在，濃濃的湖北黃岡口音。

在他家中，聊天並不多，知道他身體

欠佳。前段緊張的長篇小說創作之後，秦
兆陽休息較多，開始寫一些短篇小說。他
告訴我，要將這十多篇小說冠以《往事散
記》為書名。秦兆陽說，以後會再寫一些
自傳性的散文，敘述自己一生跌宕起伏的
故事。

在我眼裏，秦兆陽是一位特別認真的
人。

他是《當代》雜誌主編，閱讀不少新
作家的新作，他總是會讀過之後，給作者
寫信。路遙的中篇處女作《驚心動魄的一
幕》，兩年間先後投寄給當時幾乎所有的
全國大型文學刊物，但都被退稿。最後，
路遙將之投寄給《當代》。路遙意想不到
的是，不久就收到《當代》主編秦兆陽的
長信，對稿件給予熱情肯定。在秦兆陽指
導下，路遙對這篇小說進行修改，最終發
表。在秦兆陽的力爭下，路遙的這部中篇
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獲得全國第一
屆中篇小說獎。

雖然被打成 「右派」，走過曲折坎坷
，秦兆陽卻一直性格堅定，內心堅韌，從
不阿諛奉承。他讀到古華的《芙蓉鎮》，
便決定把《芙蓉鎮》發在《當代》雜誌的
頭條。秦兆陽之所以敢於做出這種決定，
因為他參加過解放初期的 「土改」，古華
作品中涉及的內容，大都可以找到原型。
秦兆陽曾說過： 「編輯鑒審，關鍵是編輯

要有生活，要懂創作。龍世輝匯報時談到
，李國香與芙蓉姐談話算她賺了多少錢，
這種生活我見得多了。這寫得很真實，我
發表作品都從生活出發……像這些，是生
活經驗的問題。」有了秦兆陽的極力推薦
，古華的《芙蓉鎮》才一炮打響。一九八
二年冬天，古華的《芙蓉鎮》獲得茅盾文
學獎。幾年之後，著名導演謝晉將這部小
說拍攝為電影《芙蓉鎮》，由姜文、劉曉
慶主演。

秦兆陽的女兒秦晴，一九九四年為父
親編選文集。她說，這是姐妹兩人獻給父
親的最好禮物。秦晴的筆下，閱讀父親手
稿，感受那些歷史場景：

「翻看父親的書稿，透過文字，當年
的許多場景依稀可見。在河北農村，他騎
一輛飛鴿車，一前一後帶着我和妹妹，在
鄉村的土道上穿行，去大清河洗澡。那裏
的農村有炊煙，有柴草，有廟會，有喜事
喪事的熱鬧和吆五喝六的集市。能看見纏
着小腳的婦女挑着一籃乾糧、一罐稀飯向
田裏送飯的情景。還能看見老百姓趕着自
己的馬車，拉着收穫的糧食的那種喜悅。
於是，一篇篇充滿生活情趣的田園牧歌式
的小說在他的筆下不斷噴湧而出。」

秦兆陽一九九四年七月逝世，享年七
十八歲。作家、評論家、編輯家，就這樣
離我們遠行……

秦兆陽：書與畫同行
李 輝

虹膜炎、牛
皮癬、腸胃炎、
關節痛，幾種病
聽似互不相干，
每種都有對應的
專科為病人診治

，但如果先後出現上述的病症呢？其實
這些都有可能是免疫系統問題而出現的
「共病」，經常困擾風濕病科的病人，

根源是身體內的發炎因子增加，造成上
述一系列病症出現。

曾經有病人因為眼紅、視力不清，
找眼科醫生求診，檢查後發現是患上虹
膜炎，醫生於是處方類固醇眼藥水予病
人，但病情一直反覆，時好時壞。後來
病人身體突然出現一塊塊的紅疹，皮膚
科專科確診是患上銀屑病，需要使用類
固醇藥膏。病人幾年間進出不同專科，
病情始終未有得到根治，直至有一天膝
頭關節腫痛，轉介風濕科專科後才確認
，多種病症都是因身體發炎因子增加而
出現的 「共病」。

因免疫系統疾出現問題而衍生出
的 「共病」，學名稱為 「免疫介導炎
症 （Immune Mediated Inflammatory
Diseases, IMID）」。撇除各種表徵，歸
根究底很多時都是源於身體內的TNF腫
瘤壞死因子作怪，攻擊正常器官導致身
體不同地方出現炎症。該病人最後接受
處方生物製劑後，病情就得到大幅改善
，因為針劑可以直接將TNF因子抑制，
停止攻擊身體器官，一次過治療各種 「
共病」。

由不同專科的醫生各自為政，逐一
處方單一治療，壞處是當患者出現的病
徵愈多，就需要同時服用多種藥物，病
人除了會承受更多副作用，出現藥物相
沖的機會亦會增加。了解 「共病」概念
後，風濕科醫生就可以作出針對性治療
，一次過處理多個病徵。再者，風濕科
醫生亦可在眼科、皮膚科、腸胃科等不
同專科之間作出協調，為病人提供更具
預視性的治療，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
腳。

詩性的信徒 賴秀俞
久不讀簡媜，再讀

如見少年時代的初戀。
輾轉反側間，寤寐思服
。如若不見，便以為江
湖路遠，各自安好，不
必照面。既見之，又覺

得熟悉非常，非一讀再讀不可。
一開始讀簡媜，是從她的名篇《四月裂

帛》開始的。四月何以裂帛？著名的詩人曾
說：四月是殘忍的。在簡媜這裏，這種殘忍
是信徒為信仰犧牲的殘忍。簡媜的作品常常
充斥着這種殘忍，但其中卻獨有一種沉淪的
、不清醒的濃情蜜意。

《四月裂帛》在簡媜的作品中頗具重量
。這篇散文以晦澀著稱，這一方面與簡媜對
美近乎信仰般的追求有關，另一方面，這又
不得不歸結於簡媜對細節的刻意模糊。

在《四月裂帛》中，簡媜寫： 「三月的
天書都印錯，竟無人知曉。」千帆過盡之後
，滄桑的靈魂回望過往歲月，難免不會想：
那些年輕時候肆意揮灑的愛，究竟是不是一
場錯付？簡媜在這篇散文中一共寫了四段情
事。第一段， 「我」愛上一個基督教的信徒

。只是信與不信，終究不能在一起。第二段
， 「我」與一個曖昧的知己，曾兩心相印，
相濡以沫。不料這段戀情最終卻毀於生命的
脆弱性。第三段，在前後幾個版本之間，簡
媜曾刪節過其中的大量文字，它們共同指向
一段洶湧澎湃的戀父情結。就這個維度而言
，簡媜在這篇散文中，裂的何止是帛？準確
地說，應是這些縹緲如煙，卻又歷歷在目的
舊情往事。明明不堪提，不想提，卻又不得
不提。實際上，這些舊情在簡媜其他作品中
亦多有呼應。在她的另一部作品《漁父》中
，同樣出現了一個離婚的中年男人，也有一
段他和一個敏感多思的年輕女性之間的綿綿
戀情。然而，無論是在《四月裂帛》還是《
漁父》中，這段戀情的最後結局都歸於無疾
而終。第四段的戀情，情節幾近於無跡可尋
。不過是字裏行間充斥着 「我」孤獨的內心
獨白，其中流露出對美好愛情的嚮往與想像
。雖然，這些不過都是虛妄的欲望投射。

簡媜筆下的愛情，都是數不清的纏繞。
明知不該愛，卻偏偏深陷其中。剪不斷，理
還亂。它們如夢似幻，如露似電，是悲觀主
義的花朵。消逝的終不復歸，新生的卻已幻
滅。四月的天空還剩下些什麼呢？唯留一聲
裂帛的殘響罷。

簡媜的文字總在一種矛盾的漩渦中掙扎
，這種矛盾是對悲觀主義的感性追求與理性
拒絕。在多情偏無情的敘述中，簡媜的作品
流露出濃烈的悲觀情愫。她用綺麗的文字，
將這種情愫包裹、埋葬。而正是通過書寫，
在悲觀主義的花朵中孕育出了一種象徵着 「
新生」的生命意識。

這種生命意識，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死亡
、離別等意象作為闡發點的。它被掩埋在悲
觀的抒情基調下，獨有一番淒絕的美感。這
種美是簡媜所賦予書寫的一種內在的品格和
纖柔的質地。簡媜曾有言： 「我在作品中比
較不會做現實人生的移植……即使在作品中
見到有些生活的影子和軌跡，也是經過處理
的。」這種處理，正可概括為──以精緻艷
絕的抒情之美詮釋沉重的生命之殤。

在簡媜的行文中，抒情性始終佔據着首
要的位置。相對而言，故事的敘述性則被大
幅削減。簡禎那些求工求美的文字，帶着濃

厚的古典韻味和刻意雕琢的匠氣。它們割裂
、淡化了敘事。這導致簡媜在行文間顯得拗
折沉鬱，失了婉暢風華。這種對一字一詞的
精雕細鑿、對細節的極端美化，使作品主題
也層層 「裂開」、逐句 「分解」，最終化作
漫天碎片。

這大概也正是作為一個詩性的信徒所必
須付出的代價。為了供養純美的詩性，信徒
必須奉上作品的血肉。這近乎於一種 「殺戮
」，既是對作品的 「謀害」，同時也構成了
作者的書寫危機。

危險往往同時飽含着一種不為人知的美
麗。在與危機的隔岸眺望中，簡媜沉溺於手
工製作，一針一線織就感官之美。她通過對
詞意的不斷拆分以及多重組接來回應物的世
界，從而形成了獨屬於自己的精神文本。正
是在與這個精神文本的對峙與對其的拯救之
間，簡媜展現出唯美的審美追求與肆意的詩
性立場。

只是，詩性的信徒，同時也是詩性的囚
徒。信與囚，雖僅一字之差，卻差之天涯。
在簡媜的作品中，美，也正在這一字之差的
縫隙間。

筆者每年都會爭
取觀賞香港戲曲節的
粵劇，上周五看過由
名伶新劍郎重新編寫
，關於李香君與侯朝
宗的愛情故事，劇名

是《媚香留情》。李香君是秦淮八艷之首，
歷史上她是一位傳奇女子，其故事廣為傳頌
可能因為孔尚任之力作《桃花扇》（一七○
八）所致。

《媚香留情》的故事發生在南京，清兵
入關前後，秦淮名妓李香君與過境的南明改
革派名士侯朝宗相戀，後因逃難而相分。桃
花扇的出現全屬偶然，本為定情詩扇，沒有
桃花，因為公子被奸人誣陷秘密逃亡，未有
攜同香君。其後香君閉門謝客，仍有權奸逼
婚，她在危急關頭，以頭撞牆，血濺詩扇。
朋友見狀，感慨萬千，借香君落在扇上的血
點，加上枝葉，繪成桃花。

桃花扇的故事在很多地方戲曲中都有記
載，粵劇、粵劇電影和電視劇都有。廣州市
文藝創作研究所編劇劉玲玉曾於中國評論學
術出版社發表《粵劇的身世探謎—一百一
十八年的回首》一文，其中她指出粵劇《李
香君》乃由編劇家莫汝城根據歐陽予倩的話
劇《桃花扇》改編成粵劇，首演於一九六二
年，由紅線女及羅品超主演。後來的電影版
，由紅線女、羅家寶主演。劉說粵劇把原作
四十多場，壓縮成為七場，集中筆墨刻畫秦
淮崑曲歌妓李香君的形象。

新劍郎新編的《媚香留情》注重描繪感
情，除了兩位主角之間的戀情，還有李貞麗
與楊龍友的愛情、貞麗與香君之間的母女之
情、男主人公與楊龍友之友情等。開場不久
，才子佳人，一見鍾情，更定婚盟，即是 「
梳櫳」（青樓女子初夜前的儀式，形同婚禮
，十分隆重）。粵劇演繹手法不誇張，善於
呈現意境，《媚香留情》亦處理恰當而且優

雅。散場後，觀眾在路上互相了解，問為何
男主逃亡不帶香君，感覺不合情理。歷史上
侯真的沒帶，但劇理上《媚香留情》確實可
以多交代兩句。

認識 共病，提高警覺
風濕科專科醫生 陳柏滔

踏進時間的深處 姚文冬

通常認為，
旅行是從一個地
方到另一個地方
。我認為，旅行
更是一腳踏入時
光，是從一段歲

月轉移到另一段歲月。
江南水鄉古鎮多，有人認為，無外

乎小橋流水、亭台舟楫，多有雷同。倘
若轉換思維，從時間的視角去看，就不
是這樣了。比如，我去錦溪古鎮，不覺
得來到一個新的空間，而是到了宋朝。
一進村，迎面就是煙波浩淼的五保湖，
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座孤懸於水中的獨墟
墩— 「陳妃水冢」。

倘若當成風景看，不過就是一個湖
心小島，種滿了樹，有一座牌樓、幾個
亭子。我則久久佇立，神思游向了一千
年前—遙想當年，宋孝宗攜陳妃來到
錦溪，不幸遭遇金兵入侵，偏偏此時陳
妃病殁，孝宗傳旨將其葬於水中。這一
段歷史，就濃縮於眼前這個小島。此刻
，我不覺得是站在一個叫錦溪的古村裏
，而是站在南宋的一段歲月裏。又想起
文徵明的《陳妃水冢》詩： 「誰見金鳧
水底墳，空懷香玉閉佳人。君王情愛隨
流水，贏得寒溪尚姓陳。」彷彿是與文
徵明在一起懷古。

一個常常被遊客忽略，或不以為然
的景點，就這樣在內心裏昇華了。

走進村中在老街徜徉，那巷弄裏警
覺的小狗、柴垛上躲閃的小貓、屋前曬
太陽的老嫗、牆根下閱讀的老人、河邊
洗衣的少婦，還有石橋縫隙裏一蓬掙扎
求生的野菜、掛在樹上風乾中的臘肉
……我從這些，看到的也不是表象，而
是時間，這不就是一幕幕的南宋往事嗎
？腳下的石板路，被明朝的村民踩過了
萬千回吧；眼前的老房子，也曾住過梳
着辮子的清朝人？眼前的錦溪人，和幾
百年前的祖先何異？他們保留着祖先的
容顏和一切習俗，簡直就是住在時間
裏。

錦溪不屬於 「江南六大名鎮」，但
它最大程度地保持着原始狀態，到處是
時間的痕跡。而那些所謂的名鎮、旅遊
勝地，不過是被現代人製成的標本，風

乾、上蠟，時間的味道蕩然無存了。
我的家鄉就有一座 「古城」，是根

據史書記載，平地而起的一座仿古建築
群，看上去挺好看，但是，它骨子裏缺
少了一樣東西—時間，多少有點寡然
無味。

若想在時間裏旅行，不妨去一趟浙
江永嘉。楠溪江兩岸的山谷裏，隱藏着
二百多座唐宋時代遺留的古村落，古樹
、古井、古牆、古宅，古老的民風，見
證着歷史的分分合合、戰亂與盛世，讓
你一腳踏進時間的深處。這種感覺很奇
妙—去芙蓉村，我覺得不是去旅行，
而是在趕往去宋朝的路上。

芙蓉村形成於北宋太平興國年間，
是陳姓家族聚居的血緣村落，村內明清
建築保存完好，即便年代較晚的，亦是
渾然一體。為何宋代古村多明清建築呢
？南宋末年，這裏經歷過一場血劫—
為抗擊蒙古入侵，在朝為官的陳虞之，
響應文天祥號召，率領族人英勇抵抗，
與元軍浴血奮戰，彈盡糧絕後，陳虞之
與七八百族人策馬跳崖殉國。隨後，芙
蓉村慘遭滅村之禍，直到元末，才漸漸
恢復元氣。這一段歷史，是這個村莊的
魂，數百年來，依然凝固在村莊的每個
角落—村民沒有不知道陳虞之的，他
們還把村裏的二房祠堂，改為了陳虞之
紀念館。說起陳虞之，彷彿是講述一位
昨天還在世的鄰居。不像很多的農村，
甚至連五代以上先人的名字都忘了。

所以，芙蓉村的人，不僅是活在祖
先留下的古屋裏，而是活在時間裏。雨
淅淅瀝瀝的傍晚，我從元朝至正元年修
建的東寨門入村，走在濕漉漉的清石板
路上，撫摸那長滿青苔的卵石寨牆，如
同撫摸一層又一層的時間，環顧這個小
城堡似的村落，彷彿進入了一段歷史。

此時，若是從某個院落裏走出一個
穿古裝的人，我也不會感到驚愕。多好
的風景都有雷同，讓人心生厭倦，但時
間裏的風景，韻味豐厚，常遊常新。這
很像現在有人提倡的 「向內活」—人
要避開外界的紛擾和趨同，多拓然內心
的格局，經營好精神世界，提升人生的
深度和層次。變 「空間遊」為 「時間遊
」，與之是一樣的道理。

如是如是
我見我見

燈燈
下下

集集

閒閒
旅旅

人人

楷和楷和
醫心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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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兆陽為《偶然聽到的故事》所繪的
插圖 作者供圖

◀秦兆陽先生在書房 作者供圖

▲台灣著名作家簡媜 資料圖片

▲在新編《媚香留情》中，新劍郎飾侯朝
宗 資料圖片


